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泛读地带

文／范若兰

是什么制约和形塑了马来西亚历史

马来西亚联邦（The Federation 

of Malaysia）包括马来半岛和婆罗

洲北部，于1963年建立。马来西亚历

史是一部以马来半岛为中心，不断演

化、整合的历史，这块土地上的人

民，加上外来民族和文化，经历了史

前文明、印度化时代、马六甲王国时

代、英属马来亚时代，最终迎来马来

亚独立、马来西亚的建立和发展。在

历史进入21世纪的今天，重新回顾

和梳理马来西亚历史，是一件特别有

意义的事。

《马来西亚史纲》由世界图书

出版公司于2018年出版，是《东南亚

各国史纲》丛书的第一本，也是中国

大陆出版的第一本马来西亚通史。本

书作者队伍由中国和马来西亚学者组

成，运用华文、马来文和英文史料，

书写一本马来西亚本土视角的通史。

本书认为，马来西亚从远古走到今

天，有一些关键因素制约和形塑了其

历史发展。

地理环境对古代马来西亚的影响

地处太平洋和印度洋的交汇处、

东西交通的十字路口，扼守马六甲海

峡，加上季风气候，这些因素使得马

来半岛成为古代海上丝绸之路中转

站、贸易商品的出产地和交易地，海

上贸易的经营者，也是外来文化和宗

教的传播地。这种地位促进了马来半

岛上早期王国的兴盛。而1511年葡萄

牙占领马六甲，不仅标志着马六甲王

国的结束，也标志着欧洲人进入东南

亚的开端。

马来半岛和婆罗洲文化深受外

来文化的影响，最早是来自南亚的婆

罗门教和佛教传入，使得这一地区在

公元前后到14世纪以前经历了漫长的

“印度化时代”。随着伊斯兰教的兴

起及迅速向外扩张，来自阿拉伯、波

斯、印度的穆斯林商人成为海上丝绸

之路的主导者，并将伊斯兰教传入东

南亚。15世纪伊斯兰教在马六甲王国

立足，随后传入马来半岛，使其成为

伊斯兰教文化圈的一员。

马来半岛与群岛地区隔海相望、

人种相同、语言相通、王族世系相

连、宗教同源，共同构成马来世界。

它们有纠缠在一起的历史，很多时候

同属一个大帝国。古代马六甲王国拥

有众多属国，它是马来人的光荣与梦

想，是想象中的祖国，但它与现在马

来西亚的版图没有关系。而且，古代

马来半岛与婆罗洲因南中国海相隔，

从来没有形成统一国家。

英国殖民统治对现代马来西亚的形塑

18世纪末以后英国殖民马来亚，

促进了马来西亚国家版图的形成。马

来半岛和婆罗洲历史上从未形成统一

的国家，马来半岛也是小国林立。正

是英国的侵略扩张将互不隶属的马来

半岛和婆罗洲北部统一在“英属马来

亚”之下，这一过程在本质上就相当

于创建一个新的“帝国”。1963年马

来西亚的建立，就是奠基于英属马来

亚的基础之上。

殖民地开发需要大量劳动力，

英国殖民者引入中国移民和印度移

民，最终改变了马来亚的社会构成。

马来亚多元族群社会主要由马来人、

华人、印度人和欧洲人构成，每个族

群有自己的语言、文化和宗教，各族

群趋向于族内联系，很少与外族打交

道。可以说，英属马来亚是一个多族

群社会，也是一个隔离的社会，不仅

存在族群间的隔离，也存在族群内部

的隔离，英国当局按不同族群实行分

而治之政策，有助于减少族群内部界

限，但加剧和固化了族群间的隔离。

英国殖民统治将马来亚进一步

拉入世界经济体系，按照国际市场的

需求种植经济作物。最终，橡胶和锡

成为马来亚的主要出口产品，这种以

初级产品为主的单一出口经济，一方

面将马来亚纳入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

系，打破了传统封闭的经济结构，促

进了殖民地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导

致其经济结构不健全，经济基础薄

弱，很容易受到国际经济形势和国际

市场价格波动的影响。

英国殖民统治对马来西亚历史影

响最为深远。它促成了马来西亚民族

国家版图的形成，引进了现代政治制

度，发展经济，促成多族群社会，殖

民地统治留下的“遗产”注定了马来

西亚民族国家建构的艰难。

马来西亚民族国家建构

1957年马来亚独立，1963年马来

西亚建立。作为一个充满异质的多族

群国家和后殖民地国家，马来西亚的

国家建构异常艰难，它既要将西马和

东马锻造为一个整体，也要将彼此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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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的族群加以融合，培养其对马来西

亚国家的认同。在建构国族——马来

西亚民族的过程中，马来人和东马的

原住民被称为“大地之子”，被认为

是主人，尤其是马来人占据政治和文

化支配地位。但华人和印度人人口众

多，有自己的语言、文化和宗教，又

在经济上占有优势，因此以马来人为

主体的国族建构并不顺利，马来西亚

始终存在界限分明的三大族群，国族

建构远远没有完成。

与国族建构相表里，马来西亚的

民族国家建构也十分艰难。统一的语

言、共同的文化、共同的历史、共同

的边界是民族国家认同的重要内容。

但是，这种大一统的国家建构存在一

个根本性矛盾，就是单一、均质、

平等的国家建构目标与多元、异质、

等级的社会结构的矛盾。因此马来西

亚国家建构始终存在结构性冲突：

是“马来人的马来西亚”，还是“马

来西亚人的马来西亚”？与之相应，

是“马来人优先”与“族群平等”的

对立，“伊斯兰教”对“多元宗教”

的矛盾，“马来国语地位”与“多种

官立语言”的争议，“国民教育”与

“母语教育”的冲突，“东马”与

“西马”的分歧，这些议题是马来西

亚国家建构的核心议题，也是各族群

矛盾和冲突之所在。

经过50年多年的发展，马来西亚

国家建构取得成就，也存在问题。东

马对处于边缘多有抱怨，要求分享更

多决策权力和财富，但从没有提出分

离要求，而是认同马来西亚；华人和

印度人时时遭受到不公待遇，感受到

身为二等公民的屈辱，他们时常感叹

“我爱国家，国家却不爱我”，但仍

认同马来西亚为自己的祖国。

族群政治与伊斯兰政治化

族群政治是马来西亚当代史的

核心，是解析马来西亚的钥匙，伊斯

兰政治化则是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趋

势，两者已成为影响21世纪马来西亚

发展走向的核心因素。

马来西亚政党政治建立在族群

政治基础之上，这种政治机制的优点

是每个族群都有自己的利益代表，族

群诉求可以通过利益代言人传达给政

府，在执政党和政府内部进行协商和

讨价还价，最终出台的政策尽量能为

各方所接受，避免激化矛盾引发大规

模族群暴力冲突。但族群政治不利于

公民社会的成长，不利于政治整合和

民主政治的发展，也不利于现代民族

国家的建构。

随着伊斯兰复兴运动在马来西

亚的深入发展，伊斯兰已成为马来西

亚政治合法性标志。为了争夺伊斯兰

合法性，巫统和伊斯兰党竞相表明

自己是“真正的”伊斯兰政党。同

时，伊斯兰政治化也对马来西亚的族

群政治和政党政治产生深刻影响，一

方面形塑了马来西亚的政治走向，不

仅使西马地区伊斯兰政治化，还使

东马的伊斯兰化趋向日益明显；另

一方面影响了非马来人政党的选择，

替代阵线、人民联盟的建立和瓦解，

无一不彰显着伊斯兰政治化的影响和

行动党的无奈。

马来西亚族群关系也深受族群

政治和伊斯兰政治化的影响。各族群

利益博弈主要通过族群政治、政党

政治和选举政治进行，不断的利益

博弈使马来西亚族群关系处于动态平

衡中。华人通过抗争，使得马来人

主导的政府不断调整族群政策，达到

某种平衡：在政治上，马来人主导

政治权力，华人分享边缘权力；在

经济上，华人居优势，马来人处于弱

势，但受到大力扶持；在教育上，马

来人主导教育，但华人的华文教育权

利得到充分保障，有完整的华文小

学、中学和大学教育；在文化上，承

认多元文化，马来文化是国家文化，

华人文化有发展空间。这种动态利益

平衡机制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制约各政

党的“极端”倾向，不论是执政党巫

统，还是反对党伊斯兰党，为了争

取其他族群选民支持，不能过度挤压

其他族群利益，巫统不会将马来人特

权和伊斯兰政治化“过度”，伊斯兰

党也不会将伊斯兰政治化“过度”。

可见，动态利益平衡机制也是一种制

约机制，有效抑制任何一个利益主体

的极端倾向。

经过多年的努力，马来西亚国家

建构取得一定成就，基本做到国家稳

定、族群和睦、经济繁荣，这对于一

个后殖民地的多族群国家来说，并不

是容易的事。

（作者为中山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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